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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男人與他的海》中，鏡頭跟著最愛花式跳水的飛旋海豚跑，畫面外響起

「哇！」的驚呼聲，令人坐在電影院裡，心情也高昂起來，想起每一次看見海——甚

至只是在前往的路上、計畫哪天要去海邊玩的時候——內心那種興奮感。這樣的興奮

感，廖鴻基正是幕後推手。今日臺灣春夏熱門的賞鯨活動，就是他第一個做的。

海洋文學少到不合理，這是攸關國力的大事

廖鴻基第一次見到鯨豚，是在漁獲拍賣上。那時，陸上沒人相信臺灣東部太平洋

上到處都是海豚。臺灣雖然是座海島，人們卻只知「吃海鮮」，不見「海洋精神」。

身為花蓮人，愛山愛海好像是種本能，小時候不善交際言辭的廖鴻基，志願是當

燈塔看守員、巡山人。花蓮高中畢業後，廖鴻基做過臺泥職員、到印尼養過蝦，又回

家鄉參與環保運動、政黨工作，35 歲，他「大齡轉職」去捕魚。

原本他不過是想逃離陸上的人事紛擾，沒想到，這場海上逃亡原來竟是此生歸

處。他把滿心的感動記下，1996 年出版第一本書《討海人》，「廖鴻基」與「臺灣海洋

文學」從此緊緊繫在一起。

25 年過去，講到臺灣海洋作家，數來數去，廖鴻基仍是代表人物之一，他笑說謝

謝，「不過海洋作品真的少到不合理，所以我覺得每一本都很珍貴。」他認為，海洋

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傳遞海洋精神，改變陸地思維，就像《白鯨記》告訴美

國社會：掌握陸地之言，還要掌握海洋之言。捕鯨船開創全球海洋的冒險故事，讓美

國成為當今超級強權。「很多人覺得文學是休閒娛樂，但它其實影響國力。」

八年級以後的年輕一代，大多在中學課本讀過〈鬼頭刀〉、〈丁挽〉或〈鯨生鯨世

選〉等早期經典名作，但廖鴻基已經游得更遠，他的每一場航行、每一項研究計畫，

化為幾乎一年一冊的書寫，今年 64 歲，累積了 20 多本書，字字句句都是對所愛的親

密目擊。他說，「創作不會高於你的生命經驗，海洋文學，是行動的文學。」

不可能不行動，且一定要在現場。首本著作出版當年，廖鴻基就籌辦「鯨豚小

組」，預借下一本書《鯨生鯨世》的版稅，執行臺灣首次持續性的海上鯨類生態調查；

接著，他開始推行賞鯨活動，並於 1998 年成立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這種模式奠定了黑潮基金會的獨特：每一項計畫，最後幾乎都成為精彩好看的紀

實作品，而不只是一份結案報告。「黑潮跟別的基金會最大的不同就在這裡，我們出版

品特別豐富，能寫能畫的夥伴很多，我告訴他們一定要堅持這個特色，」廖鴻基當了 3

年董事長就交棒，認為「老賊」一直指手畫腳對組織不好，但至今黑潮仍然創作不輟。

他笑著分享，2003年，5歲的基金會執行臺灣首次船行繞島，一群人花了一個月，

踏查了臺灣島一圈。他要夥伴們輪流寫下每天的航海日誌，「剛開始大家哇哇叫，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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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給了我太多，我總覺得一定要回饋海洋，

要做島與海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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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越低，滿意度越高。如果你覺得看看海很好，那一定滿意；如果你覺得暈船也很好，那你會

更滿意。我是今天的解說員廖鴻基。」

—《男人與他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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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不會寫啦，最後變成比賽，昨天你寫 3000字，今天我不能輸！」經過他的整理，

這些日誌編成了《臺灣島巡禮》。

25 年來，廖鴻基東西南北、陸上海上跑，他與基金會進行漁村調查、第一個引進

海廢監測，還完成黑潮無動力漂流創舉；他也到處演講、駐校，期待透過海洋教育，

這座島嶼的人們有朝一日能轉過身來面向海，不再止步於海岸線，「12 海里的領海、

甚至 200 海里的經濟範圍，都應該是我們當然的生活領域，但我們還沒有警覺這是多

嚴重的事。」

不要接觸就沒有傷害，或者我們練習相處看看

當初明明是要從陸地逃開，廖鴻基做了 5 年漁人，為何還要重新走進人群，甚至

拿起麥克風？「海洋給了我太多，我總覺得一定要回饋海洋，要做島與海的橋樑。」

廖鴻基在遠洋上領悟，只有面對才能解決問題，而海就在那裡、家也在那裡，他無法

不去成為她們的橋。

溫文的他，推廣海洋文化的數十年，也幾次跟海巡人員吵架。「所謂的海洋文化，

就是我們怎麼看待海洋？臺灣是個海島，但我們卻沒有海洋精神，也就是積極進取的

精神。我們的父母，總是覺得海洋工作太苦太危險；我們的媒體，總是誇大報導海域

活動意外。這是我最想改變的事。」

有人質疑，身為「漁民作家」，廖鴻基自己卻吃海鮮、甚至捕獵！但海洋保育並

不是不准吃，而是合理永續的對待海洋資源。「當初要做鯨豚觀察、賞鯨活動，學者、

政府都反對，覺得你一個討海人怎麼有能力做這些呢？只會造成破壞而已，」如今海

上活動愈來愈頻繁，出海賞鯨也不像過去，需要細細核對身分證件，但講起每次執行

航行計畫，廖鴻基仍然頗為感嘆，「真的是禁制型思維，沒人做過，他就是怕你出事、

主管單位要扛責。」

以拍成紀錄片《男人與他的海》、寫成《黑潮漂流》一書的「黑潮 101 漂流計畫」

為例，籌備期間被中央單位說「會開罰單」、被專家說「絕對翻覆」，到出發當天，他

都還不確定能否出海，手上只有寫著「核備」而非許可的公文。

幸虧廖鴻基「不顧反對堅持要做」，臺灣正在緩慢改變當中，像是海洋教育寫進

課綱，就是當初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賞鯨活動 20年，從被反對到被稱讚，黑潮不變、

鯨豚不變、我的初衷也沒變，改變的是他們，我已經改變了他們。」

他正著手探訪太平洋抹香鯨的計畫，「火車上的枕巾常常有臺灣黑熊，但是為什

麼沒有抹香鯨？」也許大家比較偏好以臺灣特有種做代表，但這群在花蓮海域頻繁出

沒的巨大朋友，早在 170 年前美國經典《白鯨記》中就曾現身「福爾摩沙」，而且比起

深山裡的熊，抹香鯨更容易親近，「我覺得牠們比臺灣黑熊更能代表臺灣，只是我們

視野都侷限在陸地。」

臺灣大使，與海洋使者約好了

在女兒為廖鴻基創辦的臉書粉專寫著一句話：「每個人一生當中，都有對生命的

渴望。」為了去當一座橋、一艘船、一隻魚，廖鴻基與家人有著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那並不是什麼偉大犧牲，只是一個選擇。他認為黑潮與臺灣的命運息息相關，想試試

讓命運帶著他走。但其實是他選擇了命運，命運因此眷顧了他，也給所有身在這座島

嶼的我們一個更大的世界。

他沒想過要當個作家，只是找到一種方式，想告訴所有陸生的我們，海到底有多

棒。他回憶去年的回訪花小香（抹香鯨）計畫，出海一趟要５個多小時，還落空兩次，

才總算他們碰上了 8 頭抹香鯨。大家都非常興奮，可是雷雨胞在醞釀，不便久待，船

長要他們有什麼話趕快說。

他於是在心中默喊：「這個海域永遠歡迎你們，希望你們經常來這裡當我們的厝

邊隔壁，我們會盡力讓臺灣轉過頭來學會尊重海洋，這裡永遠是你們的家。」大雨當

頭澆下，他心情激動，「第一次，我當了一個臺灣大使，不是跟其他國家，而是太平

洋抹香鯨。」

「出版是一個平台，文學不是有空才做，而是有任務的。」身為海洋書寫者，廖

鴻基覺得他最重要的就是交出有實力的作品，其他就讓出版專業的來，他都可以配

合。然而，努力把海水、把鯨豚統統化為文字，推向各地讀者的他，其實已然是另一

種形式的編輯。於是就算海洋不可預約，但我們永遠那麼期待。

不能出國，我們「海」有書！廖鴻基與黑潮基金會的著作推薦

《臺灣島巡禮》

聯合文學

本書是航行人員的實地紀

錄，以及團長廖鴻基從歷

史、地理及航行等各方面

所做的紀實，是一本臺灣

住民都應該認識的書。

《黑潮漂流》

有鹿文化

「黑潮漂流 101 計畫」，廖

鴻基乘著無動力方筏，從

臺東大武外海，搭著黑潮

一路漂流到宜蘭外海。黑

潮漂流的壯舉，將是臺灣

海洋歷史的一筆。

《後山鯨書》

聯合文學

廖鴻基從海洋觀察，進入

到近於神話的書寫，承載

更多對人與鯨豚關係、生

態保育的關懷，文情節曲

折，是一輩子都可以讀的

書。

《海童：一本漂流的想像

誌》，有鹿文化

充滿想像力的短篇奇幻

寓言故事集，配上女兒

Olbee 的插畫，以淺白的

語言，描繪不存在的海洋

生物、真實深奧的道理。


